
责任编辑/李 雪

美术编辑/安 琪 本版校对/黄文鸣 07关注2025年4月23日

星期三

被规训的读者

读书爱好者刘先生，今年24岁，他
常把阅读目标分为两类：重读和新读。

《基督山伯爵》上中下、《大明王朝
1566》上下、《三案始末》、《沙丘·Ⅰ》、
《血疫》这些图书是刘先生近期的书单。

“有些书早年看过但印象模糊，我
就会再读一遍，这类一般是重要的专业
书或对我影响深远的书。”刘先生分享，
新读的书他通常会结合豆瓣、当当网等
平台推荐，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阅读，再

或是逛书店时偶遇的“有缘书”，他也会
考虑把这些书带回家。

作为一名文科生，刘先生偏好文史
哲类书籍，这也导致他的书单及阅读方
式呈现“主题化”特点。“比如，我会集中
阅读某一朝代的史家专著，梳理不同作
者对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观点。”他认
为，这种主题阅读能帮助他建立更系统
的知识框架。

在刘先生看来，碎片化的阅读时

代，沉浸在一本好书中能够让人暂时远
离压力，获得精神上的放松。“世界读书
日，我们不必着急打开一本新书，可以
重读一本旧书，也可以读一本‘不深刻’
但快乐的书，让阅读回归本质，让阅读
成为思维的‘游乐场’。”刘先生说。

就像《亲爱的图书馆》一书中提到的：
“图书馆也是个充满耳语的地方：你不需
要将一本书从书架上拿下来，就知道里面
有个声音正等待着向你倾诉故事。”

泰安人喜欢读什么书？
□记者 张芮 李松

读书“羞耻症”并非不治之症，需要先
搞明白阅读伦理的本来模样。

读书是什么？是获取信息的方式。
它跟读报、看电视、刷视频的本质相同。
《三体》中的奇妙想象、《史记》里的历史典
故、《读者》里的笑话几则，都是通过读书
获得的信息。在地铁上捧书本的未必是
孔乙己，在图书馆刷视频的更难说不上
进。读书既没有“拯救人生”的大神通，也
不是“缓解焦虑”的特效药。读书不是仪
式，也不需要勇气。

抛开偏见，读书“羞耻症”即可瓦解。
世界读书日的主旨宣言这样说：“希

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

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
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
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巨
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
能保护知识产权。”

一个习惯的养成需要时间，每年的4
月23日或许更应该被当作阅读习惯养成
的锚点，而非纪念。这一天可以拿起书，
当然也可以放下书，但绝对应该回味对
读书的纯粹热爱，怀有“书卷多情似故
人”的忠诚，拾起“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从
容。如今，当书页的沙沙声再次自由地
响彻公共空间，那将是文明社会最动人
的白噪声。

别了，读书“羞耻症”
□记者 李松

一直以来，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有这样一则话题讨论：那些不敢在朋友圈晒
的照片。

翻看讨论区，早些时候该话题下多是涉及隐私或出糗的内容。直到前不
久，一名网友晒出了自己的经历——她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页书，评论区却是清
一色的嘲讽：“啊？你看书”“你能坚持几天”……甚至有人配上了作呕的表情。

“第一次分享就被阴阳了。所以我的经验就是，千万别在朋友圈发你看的书。”
该网友在话题讨论区无奈地表示。该帖子收获了不小的热度，还有许多网友说
出了自己的读书羞耻经历。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以此鼓励人
们多多阅读和写作，并纪念那些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思想
大师。声犹在耳，当读者开始在阅读中自我“审查”、进退维谷，时至今日，我们
与书籍的关系走向了何方？世界读书日能否唤起人们对阅读纯粹的热爱？

姜涛（化名）的读书“羞耻症”首次“发
病”于公交车上。

“那是在我高考后的暑假，查到大学录
取通知信息后，我去书店买了一套本专业
的入门书。也是因为激动嘛，回家的路上
有点迫不及待，就放下手机翻看起来。”姜
涛回忆，“车上人很多，到站前我没有提前
准备，车辆报站我才知道到站了。往后门
挤的时候司机着急关门，我就喊‘还有人没
下车呢’。他可能看见我一路上看书来着，
嘟囔了一句：‘下车提前准备好啊，在这里
装什么装。’”

如今姜涛已本科毕业，提及此事仍觉
无地自容。后来他又有多次类似经历，隐
秘的阅读焦虑和读书羞耻让他几乎不再把
书带到公共场合。

阅读者被如此规训的原因是害怕成为
异端。移动通信设备的提档换代和短视频
时代的来临，“低头族”成为大多数，当咖啡
馆里的其他人沉浸于手机上的“一分钟带你

看完《黑客帝国》”，手捧《卡拉马佐夫兄弟》
的那一个自然而然就成了被凝视的对象。

同时，在效率至上的当下，阅读的价值
正被简化为可量化的工具。互联网的海量
知识被肢解，组装成简易食材，做成快餐投
喂给屏前受众：几分钟讲清《红楼梦》的人物
关系，法国大革命的种种被“一言以蔽之”，
摩天大楼的建造概括为“五步法”……在这
场知识的“军备竞赛”中，读书成了效率最低
的下下策。令人胆战心惊的是，“读书无用
论”往往于此借尸还魂。

于是，很多读者转身投靠电子书，既方
便携带，又规避了罹患“读书羞耻症”的风
险。实际上，在手机还是塞班系统的年代，
掌间方寸便被植入了读书的功能。但长久
以来，电子设备对专注力的冲击，使阅读的
天平更加不稳固。“我现在出门也看电子书
了，利用零碎的时间看看，资源还是很全
的。肯定没有纸质书带给我的沉浸感觉，
但总比被人注视着好。”姜涛说。

如果说读书“羞耻症”的表证是“不敢
读”，那其里证多半是“不会读”。

王素素（化名）2024 年读完了 11本
书，自认为是“半个阅读爱好者”。自从开
通了小红书账号，她刻意关注了许多读书
博主，并大量浏览、疯狂点赞，试图让算法
给自己精准推送相关的帖子。

今年，她惊恐地发现，自己看不进去
书了。

如同得了强迫症一样，她翻开《绿山墙
的安妮》第一页，脑子就因为小山谷、溪流
的布局乱成一团。“我想不出它们的样子，
拼命想出来的一抹景象，自己也觉得不满
意，认为不符合书里的描述，头疼一会干脆
不看了。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还
有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若是看剧之后再
看书，我脑子里全是剧中演员的模样和台
词，看书就没味了。”王素素说，她因此陷入
了自我怀疑，读书“羞耻症”由此而生。

据她说，她喜欢看讲解书籍的视频，特
别是用手绘或AI提供画面的视频。视频
让她意识到了想象力的重要，却没教会她
如何建构和控制想象力。

无独有偶，刘征（化名）也因社交平台
患上读书“羞耻症”，不过原病因简单些：“有
的博主一年读几十本书，上知天文下知地
理，还用书法做批注，人家的书桌摆得跟艺
术品似的。可我嘞，一年看个五本就不少
了，一把烂字也不好意思写在书上，反正是
前边看后边忘，现在觉得都不会看书了。”

“我的大脑和书柜是不完美的，所以读
书不应该是我这样，但我学不来别人”——
这是流量时代施加给普通读者的文化暴
力。文字“厌食症”成了读书“羞耻症”的并
发症。

其根源是对认知短板的恐惧。一方
面，公共话语对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的过分
强调，让读者在阅读中背负了太多的心理负
担。另一方面，社交媒体营造出的知识精英
氛围，加剧了读者“内卷”。再者，新媒体的
信息轰炸直接冲击了人们慢速接收信息的
能力，认知短板被无限放大。

“我现在找到了不少有同样疑惑的网
友，我们都劝自己别当完美主义者。想不
出画面就盯着文字里的一棵树一株草，相
信慢慢会好的。”王素素说。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此前一周，社交平台上开始掀起一股“读书挑战”热潮——“用一场阅读马拉松对抗碎
片化”“找到你的‘书’适圈 开启15天阅读挑战”“21天亲子共读挑战赛来啦”……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我们将目光聚焦读者的书单。其中，既有读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也有对新知识
的渴求。综合来看，当下，阅读依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四月的清晨，泰安市图书馆外借部
工作人员开始整理书架上的图书，等待
读者前来选书借阅。“周末和寒暑假，借
阅人数明显增多，许多家长还会带着提
前准备好的书单来借书。”泰安市图书馆
外借部工作人员说。

泰安市图书馆的借阅数据显示，
2023年至2024年，文学类、少儿类及国
内外经典名著类仍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图
书，如《平凡的世界》《明朝那些事儿》借
阅火热。

2024年4月份至今，泰安市图书馆
的借阅数据则显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借阅排行榜上，位列前10的图书中，文学
类、医学类、少儿类图书占据榜单。其

中，排名前5名的图书中，医学类图书有2
本。工作人员表示，医学类图书借阅次
数增长，反映出读者对健康知识的关注
度有所提升。

“过去，有些读者试图通过读书来寻
找人生答案。从2024年至今的借阅数据
来看，从医学养生到如何养育孩子，书籍
逐渐成为读者心中可以‘把脉问诊’的

‘专家号’。”外借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借阅数据显示，少儿类图书借阅热现象
依然持续，像《如果历史是一群喵》系列
图书，目前一书“难求”，一直在被反复
借阅。

采访中，不少家长把培养孩子的阅
读习惯视为家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上班族张女士的生活节奏紧张且忙
碌，即便如此，她对孩子读书习惯的培养
却一点也不马虎，“我每天晚上都会陪着
孩子读一些儿童读物，孩子可以通过日
常积累，获取丰富知识，拓宽视野。”

2024年3月至今，一名读者在泰安
市图书馆外借部创下了423次的借阅记
录。借阅清单中，既有《唐诗宋词鉴赏全
书》等历代诗词名句集，也有《茶馆》等文
学作品，展现出广泛的阅读兴趣。

“武侠小说一直很受我市读者欢
迎。”工作人员表示，为满足读者需求，
泰安市图书馆每年两次更新补充书籍，
并推出智能书柜服务，方便读者随时
借还。

新华书店泰山书城的“新华荐品”
区域像一场小型书展，路遥《平凡的世
界》贴上了“新华爆品”的标签，《活着》
《去有风的旷野》《额尔古纳河右岸》等
各类图书依次排列。

“这一区域是根据集团总部统计的
畅销书和热门书籍设立的推荐区，把销
量好、热度高的书籍推荐给读者。”泰山
书城工作人员解炳阳介绍，书城会不定
期制作荐读书单，由于书店面向的顾客
大多为中小学生，因此，书城在制作书
单时也会参考教师推荐给学生的年级
必读、选读书目。

解炳阳展示出一份2024年至2025
年4月份的销售书单，《红星照耀中国》
《活着》《额尔古纳河右岸》《长安的荔
枝》等书籍赫然在列。“这些书既符合学
生的阅读水平，又贴近教育目标，是目
前销售量最好的。”

记者注意到，书城的图书上架策略
和推荐策略具有高度的热点指向性。
在书城文学区域，与当前的社会热点、
热播影视的原著作品被摆放在显眼
位置。

“今年春节档电影《哪吒 2》大热，
我们上架了几部与哪吒、敖丙相关的

书籍，销售情况很好。”解炳阳举例，
“除哪吒这一主题，余华通过参加综艺
曝光度增加，他的作品热度也随之提
高，书籍销量明显上升。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莫言的作品一直保持稳定热
度。”

随着世界读书日的到来，新华书店
泰安分公司还将开展“书香泰安 悦读
人生”主题文化活动，精选“新华荐品”
系列爆品、臻选、新品等经典好书6折
起售，书城同步推出线上阅读挑战赛，
读者完成打卡计划可获得专属小惊喜，
解锁神秘阅读福利。

书店里的“好书荐读”

重构阅读伦理

流量时代的文化暴力

图书馆里的“借阅热”

年轻读者的“主题化”书单


